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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欣於所遇  
                                                            

    《快雪時晴》首演前一晚，王安祈藝術總監好意提醒我，觀眾對這戲的反應會

很兩極，要有心理準備，接著劇團樂團合體彩排，有些二度創作時的添筆，我越看

越感到無助，忍不住滾出淚來。怎麼啦，張容遍歷劫毀，到頭來發現〈快雪時晴帖〉

只剩下摹本，不也念頭一轉，釋然而笑嗎？這是我在戲裡對主人翁的編派，可閃回

戲外面對現實，我只剩一個主意：「好吧，看首演，其他場就不看了。」 

    彩排結束後，一位基督教報刊的記者找到後台來，兩眼炯炯地稱謝：「妳肯定

看見了吧，」什麼？「神早就在東方大地施行祂的大能大力了，」從何說起？她謝

的是那一幕，乾隆皇帝當著張容的面在快雪時晴帖上題寫「神」一字。雖說此「神」

非彼神，我心頭扛了太久的重擔，就這樣，靠神的大力卸了下來。後來我四場全到，

觀眾看著台上的張容，一程趕過一程，我聽著台下觀眾，從歷史長流裡取一瓢飲，

映照自心的唏噓聲，此起彼落。 

    《快》緣起於命題。教育部指示轄下的國光劇團製演「本土」京劇，安祈老師

苦思解圍之道，想到一直在寫歌仔戲的我，她說這戲和 NSO 交響樂團跨界合作，

不必太規範，若找對題材，她相信我能用藝術手法鋪排本土情懷。電話裡，我直覺

地回應，京劇要說發生在台灣的故事，演繹外省人的生命經驗會比較妥貼，安祈老

師輕柔地問：「外省人的題材，也算本土嗎？」問我，似乎也在問自己。 

    說是命題作文，《快》碰觸台灣關於國族／文化認同的敏感神經，又分明是自

找的難上加難。 

    接下國光邀約時，紀錄片《尋找太平輪》剛披露當年轟動一時、後來沉寂五十

餘年的太平輪沉船事件，我繞著 1949 年的大遷徙發想，提過以太平輪倖存者為主

角的大綱，但京劇要貼這麼近而且大篇幅演現代戲，安祈老師說她光想就坐立難

安，「現代人的戲，還是點綴就好」。倒是另一個「從海底沉船發現用來宣示正統的

國璽」的提案，她覺得很有意思，這個呼應政治現實／戰爭本質的意念，之後落實

為《快》首演版的副線，亦即「裘母的兒子們投靠不同霸主陣營，導致兄弟自相殘

殺」。 

    1949 年，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國民黨政府帶著「中華民國」東渡台灣，當時

倉皇別鄉的，除了來自各省的兩百萬軍民，還有從對日抗戰起，就被打包著一路逃

避兵禍，最後搭乘中鼎艦渡海來到台灣的故宮文物。為了上溯適合古裝的歷史情

境，我轉往故宮文物尋找靈感，偶然看到日本 NHK 製作的《兩岸故宮》紀錄片，

當中有一片段，王氏家族後人從閣樓上把家譜搬下來，當這份逃過無數動亂的金庭

家譜在鏡頭前徐徐展開時，我看見王羲之的名字，列位首頁第一行——呀，原來書

聖到了晚年，以自己為第一代祖，在江南重修王氏家譜呢。 



 2 

    從那一刻起，落腳在台北故宮的〈快雪時晴帖〉佔滿我心裡眼裡，曖曖內含光，

短短 28 個字，通常解釋為：「在一場舒爽的驟雪過後，王羲之寫信問候張姓友人」，

其中的「未果為結」，說的是什麼事？能挖出戲來嗎？看似平實的家常語，要入戲

成為人物的動機，我得看出不尋常的疑情，再者，故事終點若真的在台北故宮，主

人翁這一「疑」，底蘊得足夠深厚，這條從東晉綿延至 21 世紀的有情之路，才有歷

久不衰的戲劇張力。 

    金庭家譜所見，打通《快》的任督二脈，主人翁是收信人「山陰張侯」，尋帖

問道的主心骨，靠「發信人重修家譜」這條線索立了起來。我提出這個主線構想，

安祈老師說了句「我還真喜歡這一點沈重」，便拍板定案。於是，隨著張容穿朝越

代，我正式展開為京劇、歌劇演員設戲的漫漫長路。 

    史載王羲之當會稽太守時，遭逢旱年，他一度拒絕提供軍糧給朝廷北伐軍。我

設想王羲之的摯友張容，堅持兩人少壯時的理想，在北伐戰役中陣亡後，一靈不昧，

行過四個時空，聽著後世之人說故事、發牢騷，若有似無地互動，終於理解了〈快

雪時晴帖〉的隱情。孤魂尋帖的旅程，充滿高度假定性，此間人事物的設計，虛實

交錯，層層逼入「離散者」的痛癢處，意在借物喻人，以古觀今。素材用得繁複，

要爬梳頭緒，寫出說服力，一次次砍掉重練，是必經的過程，但真沒想到歷史這麼

弔詭，太多反覆無常，狠狠嘲諷了我對歷史對人生的無知。京劇新手的關係吧，想

像觀眾會如何接收我的詮釋，讓我患得患失。為什麼要選擇這個題材？又或者，是

這個題材找上我？踱步回啟程處，幾度重認初心：是愛，不是恐懼。  

    在全球化多元價值的時代，台灣人仍把政治和文化混為一談，自陷於意識形態

的困境。說故事的我，乞靈於王羲之，因緣際會寫了《快雪時晴》，以書聖其人其

帖的穿透力，寄託一段近代台灣的歷史記憶，以及「我們住在這裡」的本土情懷，

得此一遇，何其有幸！ 

   《快》忝列台灣京劇的一頁，被評為「舉重若輕，以歷史眼光的擴展，抒情詩

意的召喚來看，均是上乘之作，為京劇本身南渡的意義，找到新的起點」（文評家

王德威語），「打破傳統敘事結構，在大膽、新穎的創意布局下，發展為一幅歷史流

光卷軸，如歌的行板風格，帶給觀眾及戲曲自身一次莫大驚喜」（劇評家紀慧玲語），

是「最能代表台灣當代創作的戲劇之一」（藝術家董陽孜語）。更多觀眾迴響，教我

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每當有人懷念《快》給他的驚豔之感，我都發願立誓似的，

說：「不管戲能不能再演，我都要重修劇本。」彷彿非如此虛妄，不足以酬答文章

知己，和可遇不可求的題材。 

    據聞米開蘭基羅雕大衛像，面對那塊百年一遇的潔白大理石，淡定地說：「大

衛已經在這塊石頭裡了，我只是要把多餘的部分鑿掉。」我沒有米大師的驚世之才，

但面對堂堂上演過的《快》，竟有相似的心情。劇本從無到有的階段，身為當局者，

倉皇而迷亂，如今，經過十年有意無意的沉澱，我希望在首演版中呼之欲出的「山

陰張侯」，能立在簡潔的戲劇結構上，形象澄澈灑脫，而更富有魏晉風流的生命力。 

    首演版以張容貫穿古今為主線，點到為止的「裘母憶想兒子們」、「兩位外省人

告白」為副線，三股戲相互指涉，交織成全劇。這樣的結構概念，使戲到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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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流於蕪雜，而且在南宋時空，王伍思揭曉先祖王羲之在張容死後重修王氏家譜

時，〈快雪時晴帖〉的密碼便算解開了，要維持內在張力，戲須在張容一己身世之

外，早早投注其他關懷，往三希堂、台北故宮走的時候，才逗引得出更為深切的生

命感悟。因此，重縷精修《快》，我刪掉了裘母，重新刻畫大地之母，讓張容之魂

飄飄蕩蕩的究竟之旅，深刻連結大地之母，連同其他時空的人，都扎在祂的冷靜觀

照下。新的架構，展開了天地不言的歷史視野，原本看得特別要緊特別糾結的高曼

青、姜成章，也不妨少一點溫情感傷，一視同仁了。 

    卓別林說：「近看人生是場悲劇，人生遠看成了喜劇。」時代變得實在太快了，

再一次風塵僕僕走到台北故宮時，欸，早換成網路手機當道、連火星文都落伍的時

代了。把大白話含在嘴裡吞吐的青少年，輕盈得很，歪打正著的無厘頭，update

用語就好；但，「哪兒疼我，哪兒就是我的家」，被抓兵來到台灣的姜成章，還從心

裡掏出這句重話來安身立命，張容會感觸到什麼呢？信物足堪流傳，人是百代過

客，這一會兒，不說喪痛憂患，不說「同悲同喜，奔赴共同的未來」，自然而然地，

我偕張容回到方寸之間，回到王羲之蘭亭集序的語境：欣於所遇，暫得於己，不知

老之將至。 

 

 

 

 

 

 

 

 

 

 

 

本事 
 

大雪紛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之母張開天眼，看穿古往今來，

時空平行交織，戰亂一波接一波，離散者的心事源遠流長。欲

說這惘惘的威脅，大地之母的觀照落在王羲之的〈快雪時晴

帖〉。  

  東晉永和年間，一場驟雪過後，即將帶兵北伐的張容，接獲

好友王羲之來信。王、張兩家皆為北方士族，避胡亂而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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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曾以〈喪亂帖〉寫祖墳毀於兵禍之痛，及至晚年，在會

稽太守任上，他邀集修禊盛會，受邀與會的張容從〈蘭亭集序〉

察覺其筆意有所轉變。眼前這封短札，以「快雪時晴」四字起

興，書封寫著「山陰張侯」——這一紙看似家常的問候，透露

令張容不安的心跡。原來知交甚深的兩人，少壯時有收復北國

之盟，說好一起落葉歸根的，然而，世家大族自稱或稱謂，向

來冠以祖籍，王羲之為何違背慣例，改以山陰地名稱呼張容？  

  張容本想待凱旋歸來，再向故友好好問個明白，誰知這一

仗，他成敗兵之將，命喪戰場；大地之母上前招撫亡魂，張容

耳邊迴盪起「山陰張侯」的呼喚聲。一生襟袍，萬里江山，想

到這喪亂的一輩子，自己以北歸家國為念，即便卸下了皮囊，

張容也不甘糊里糊塗，由著王羲之妄稱他「山陰張侯」。 

  懷了心事，張容無法安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大地上，只要

有人提起了王羲之，這縷錚錚不昧的魂，便會應聲出現於該時

空，於是，從唐太宗的昭陵、南宋秦淮河上的客舟、清乾隆帝

的三希堂，張容遇見形形色色的後世之人，一路尋訪到 21 世

紀的台北故宮…… 

  一切變與不變，看在大地之母的眼裡：流離者的身世如長卷

逶迤，終點往往是起點，歷史長流充滿荒謬的跫音，但終有那

光亮的方寸之地，讓人與〈快雪時晴帖〉相濡以墨，片刻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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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雪時晴》劇本 

                            

 

序場 

時間：虛無 

主景：虛無 

角色：大地之母，古今之芸芸眾生 

 

（具史詩底蘊的【快雪時晴】音樂主題出，大幕上有水墨冉冉，大 

地之母亮相，其身段與水墨連動，逶迤出長卷意象。） 

地  母：【唱】飄飄何所似 

             戀戀入凡塵 

             負載乾坤存底蘊 

             繁華落盡見真淳 

             人身有時盡 

             快雪時晴 

             飛入大化任輕盈                                 

（大幕後出現象徵芸芸眾生的歌隊，妝扮或古人、或今人，發唏噓 

之聲，與大地之母時有呼應。）  

地  母：【唱】或沈重  或輕盈 

        煙塵散盡，落了片白茫茫。 

眾  人：【唱】縱然弱水有三千 

             只得一瓢飲 

             勸進 勸進 

             也只得一瓢飲     

地  母：【唱】酣飲淺酌且自品 

             沈吟  沈吟 

             看千帆過盡 

             水月何曾有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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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時間：西元四世紀／東晉  

主景：山陰‧張家庭園 

角色：張容，袁氏、庾氏、蕭氏三文友，老院公，張彤雲 

      大地之母   

    （在大地之母注目下，張容步入文友們所在的庭園。） 

（老院公烹茶，袁氏、庾氏斟茶品賞，蕭氏把玩地上的雪。） 

庾  氏：好，好茶。 

蕭  氏：【吟】風入松  看煮松上雪 

袁  氏：這時節若在北方，早已冰天雪地，連月不化了。 

張  容：當年北方大亂，隨父執輩渡江而來，我等都只是垂髫小兒。 

庾  氏：如今鄉音未改，個個白了少年頭。 

張  容：歲月不饒人哪。 

袁  氏：都道土親人親，你我南遷近五十年了，卻還被稱作僑姓。 

    （眾文士喃喃自語，對「僑姓」各有玩味。） 

眾  人：僑姓… 

張  容：江南雖好，終是半壁江山。 

袁  氏：還是落葉歸根的好。 

庾  氏：只怕是，歸不得也。 

蕭  氏：地上殘雪未消，自可怡悅。 

張  容：我等江北士族，未能收復失土，實實地愧對先人與北國鄉親。 

袁  氏：啊呀呀，張侯明日將率王師北征，此刻壯心激盪，哪有心情品

味這雪煮清茗？ 

蕭  氏：不錯，討個吉兆，該飲杯得勝酒。 

張  容：著哇，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對院公）換酒來。 

院 公：是。（下） 

袁  氏：今日聚會，實屬難得，堪比得暮春之初，會稽太守王羲之在蘭

亭邀集的那一場修禊盛會。 

蕭  氏：【隨口誦】「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

察品類之盛－ 

庾、袁：【附和誦】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庾  氏：（神往狀）逸少當日乘著酒興，即席寫就一篇〈蘭亭集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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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之中麼— 

蕭  氏：便只有張侯你，躬逢其盛。 

袁  氏：王逸少的〈蘭亭集序〉，天機渾然。 

蕭  氏： 

俞  氏：是啊，手起筆落，如行雲流水— 

張  容：變了，（文友們一愣）逸少他變了。 

袁  氏：是字變了？還是人變了？ 

張  容：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全都變了！想我兩家，原是世交，三代

淵源，親如手足，避亂南遷後，我二人之父，帶兵北征，一去

不回，王家遠在北方的的祖墳，慘遭兵禍毀壞，那時逸少將滿

腔悲憤發為〈喪亂帖〉！ 

        【吟】「喪亂之極  追惟酷甚  痛貫心肝 

               臨紙感哽  不知所言  痛當奈何奈何」 

        【唱】鐵劃銀鉤  飽蘸著  淚與血 

 家國思   俱蘊在  點捺挑撇 

 字如人  人如字  壯懷激烈 

 觀其書  同聲哭  慘痛摧絕 

 卻為何  蘭亭序  筆鋒一轉逸興愜 

 偏說些  天朗氣清  惠風和諧 

    （文友們各自表述，轉移張容對王羲之的嚴肅評判。） 

庾  氏：張侯言重了。 

袁  氏：逸少太守任上，遭逢旱年，他忙著救百姓饑苦，難得清閒。 

庾  氏：修禊之會，難得群賢畢至，〈蘭亭集序〉不過是他見景抒情的

神來之筆。 

蕭  氏：你們看，入冬後的第一枝梅應景而開，我們也乘興吟詠一番，

如何？    

（眾文友邀張容步向台前，一同賞梅，彤雲持書帖上，遇院公，從 

他手中接過酒盤。） 

彤  雲：雪霽天地寬，書帖來送暖。爹爹登程之前接到此帖，必如獲至

寶。（向院公示意）院公。（自捧酒盤入園）爹爹萬福，諸位世

伯安泰。 

文友們：彤雲賢姪女來了。      

張  容：雲兒來了，莫非有什麼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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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  雲：女兒家能急什麼？ 

庾  氏：急得急得，張侯時時以國事為念，把掌上明珠的佳期耽誤了。     

彤  雲：世伯說笑了。爹爹，適才逸少世伯命人送來書帖一封。 

（眾文友聞言騷動了起來，張容故作瀟灑狀。） 

張  容：哦，逸少來信。  

庾  氏：說逸少，逸少書帖就到。 

蕭  氏：果真是莫逆之交，心有靈犀。 

庾  氏：得獲王羲之墨寶者，吾輩能有幾人？張侯，你與逸少的情誼非

比尋常哪。 

袁  氏：逸少快馬傳書，想是來祝張侯旗開得勝。 

蕭、庾：是啊是啊。 

張  容：書信何在？ 

彤  雲：在這兒呢。 

張  容：（猛一見信封稱謂，暗驚）山陰張侯？逸少稱我山陰張侯！ 

   （眾文友殷盼張容展信，張容壓下驚疑之情，拆信觀讀。） 

文友們：喏。 

張  容：「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 

        羲之頓首。」  

蕭  氏：久仰王書飄如浮雲、矯若驚龍，既在府上巧遇，不知能否先睹

為快？ 

張  容：這—（隨手把帖遞過去）不消拘束。 

文友們：呀，同觀、同觀。（捧帖爭睹）  

袁  氏：好，好字。 

蕭  氏：圓筆藏鋒，氣定神閒。 

庾  氏：這帖，想必是張侯的傳家之寶了。 

張  容：不過寥寥數語，言不及義。      

文友們：啊？ 

張  容：快雪時晴！ 

【唱】我這裡家國之思正澎湃 

遙想北雪勁且哀 

他那裡  竟這般  悠然自在 

說什麼  喜見晴空  掃陰霾 

             難道說  藏機鋒  意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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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深意待解開 

袁  氏：【唱】一場驟雪  勾動了心中罣礙 

張  容：【唱】一樣驟雪  卻為何兩樣情懷 

    （張容再次端詳信封，鬱悶不平，文友們忙著打圓場。） 

張  容：王逸少，你竟稱我山陰張侯！張氏家譜寫得明白，我祖籍江北

清河，這會稽山陰，乃寄寓之所，逸少親筆，不稱清河張容，

反道山陰張侯？ 

庾  氏：呵，寫錯了，寫錯了。 

蕭  氏：啊，酒冷了，酒冷了，出兵在即，當以國事為重，來來來，我

們舉杯敬張侯。 

庾、袁：敬張侯！ 

蕭  氏：祝張侯此去，風行草偃，馬到成功。 

張  容：我朝廷大軍，必勢如破竹，這一杯得勝酒，回頭再飲不遲。 

袁  氏：張侯豪語，天地為鑑！ 

張  容：【唱】江南雖好非故土 

清河祖居是故鄉 

明日裡  揮軍北上  故國重光 

凱旋歸  定要與他  長夜談心  敘敘衷腸 

（張容將書帖夾入袖內，彤雲為他配劍披戰袍，目送他踏上征程。） 

（大地之母在舞台一方顯影，悲憫地點出張容天真的執著，及此一執 

著背後所隱含的文人情操。） 

彤  雲：爹爹，早去早回，女兒在家念著爹爹。 

張  容：為父定大勝而歸，雲兒勿念。 

彤  雲：戰袍縫製好了，待女兒與爹爹披上。     

地  母：【唱】讀書識字  盡信人間有不朽 

             生年不滿百  奈何常懷千歲憂 

             感時憂國  念天地之悠悠 

             此去路漫漫  可堪回首  

（征戰音樂主題出，眾兵士一陣打殺。） 

（張容再上時，髮鬚凌亂，步履踉蹌，可見他歷經過苦戰，張容拄 

劍，掙扎著不甘就死，但終於不支。） 

（伏屍遍地，大地之母巡行場上，在張容身邊停步，招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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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隊：【唱】天蒼蒼  野茫茫  國有殤 

地  母：【唱】嚴殺盡兮  茫茫凶荒 

             烽火千里外  誰念國有殤                

歌  隊：【唱】終不得見兮  父母之鄉 

             故鄉不得見兮  憂思難忘 

（張容茫茫渺渺地立起，正欲瀟灑地接受戰死的命運，聽見「山陰

張侯」呼喚聲，觸動心結，遂從猶疑不前，到全然抗拒大地之母的

招撫，一念專誠地遍尋後，下。） 

張  容：【唱】天覆地載  死便埋我  

地  母：【唱】死了便埋  安息母懷 

             安息母懷  死生何礙 

歌  隊：【吟】山陰張侯  魂兮歸來                   

張  容：逸少哪裡？快雪時晴帖何在？ 

歌  隊：【吟】山陰張侯  魂兮歸來 

張  容：不不不，逸少？ 

地  母：捨了吧。 

張  容：快雪時晴帖？ 

地  母：走來，安息母懷。 

張  容：【唱】招魂聲  有餘情           

地  母：【唱】情之所繫  繫念山陰 

張  容：非也，我乃清河張容。 

地  母：【唱】笑看他  脫落形骸 

張  容：【唱】一縷安不住的魂           

地  母：【唱】漫溯游  山河大地  重入混沌 

張  容：【唱】只為了尋帖正名分              

地  母：【唱】勞勞塵夢不辭重 

張  容：【唱】勞勞塵夢不辭重 

地  母：【唱】孰是孰非  古月照今塵 

                

   

 

超時空場                

能否逃得到下一個太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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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虛無 

主景：虛無 

角色：古代之狼虎國兩國主，兩軍士，眾兵士，逃難百姓 

      現代之高曼青，趙長榮，姜成章  

（鑼鼓響，緊接著管絃樂，狼國、虎國旗隊先行，鬼祟地翻飛。）

（兩紮靠軍士，分別迎出狼國、虎國之國主，兩國主帶頭對槍一陣

後，吆喝士兵們奮勇打殺。） 

狼國旗：殺！殺！殺！ 

虎國旗：殺！殺！殺！   

兩軍士：有請國主。 

狼國主：俺嫡傳正統。 

虎國主：俺替天行道。 

狼國主：與我殺！ 

虎國主：與我殺！ 

歌  隊：【唱】壁壘分明  都為江山多嬌 

狼國主：守江山，哪怕國土變色？ 

歌  隊：【唱】爭逐霸業  從來只看今朝 

虎國主：爭霸業，不惜血流成河！ 

狼國主：兵士們— 

虎國主：兵士們— 

兩軍士：誓死效忠國主！ 

士兵們：殺！ 

    （一大段鑼鼓開打場面，雙方軍士廝殺，隨旗幟陣仗，撲跌翻滾， 

    管弦樂進，逃難人潮一波接一波，浮沉於旗海間，失散的現代人夫 

    婦趙長榮、高曼青，在難民潮裡找到對方，並肩感嘆。）   

趙長榮：曼青，妳在哪兒？ 

高曼青：長榮，你在哪兒？ 

逃難者：【唱】霸主刀才出鞘 

             天翻地轉  風蕭蕭 

             跋山涉水  前路縹緲 

             心中種下悽悽惶惶的根苗 

趙長榮：曼青。 

高曼青：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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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長榮：【唱】亂世裡  身如轉蓬  誰情願 

高曼青：【唱】歸期難問  但只問 

             能否逃得到下一個太平年 

（趙長榮、高曼青再度在人潮中分開，場上所見盡是伏屍。） 

    （著現代軍服的姜成章，從屍體堆裡爬了出來，音樂鋪衍推進，烘

托他講述自身經歷。） 

姜成章：抗戰結束了，我們贏了！（困惑地）我們輸啦？我也不知道。

原以為從此天下太平，沒過多久，又要躲警報過日子。軍隊秘

密撤退，他們一路撤退，一路地抓兵。那年，我正在縣城讀初

一，放學背起了書包，沿著新建的軍用馬路走回家，就在離家

一華里的地方，我跟同學三個人讓他們抓了，我假裝受傷倒在

地上，他們賞了我兩記槍托、把槍口對準我，我馬上爬起來跟

著他們走了，（取軍帽戴上）他們給我戴上一頂帽子，給了我

一切裝備，上頭印著十九軍十八師，（說得恍惚）連夜行軍到

碼頭，上了船，船笛響了，船…晃…，也不知道晃了多久，我

才想起來我還沒跟娘說呢……娘，我回不了家了，您要吃好、

睡好，等我回家，給您拜年，給您叩頭！（泣跪） 

 

 

 

第二場 

時間：西元十世紀／後梁 

主景：長安‧昭陵 

角色：張容，溫韜，兵士甲乙丙等人  

（大幕上水墨迷離，張容尋上，雖感徬徨，意志不減；唱畢尋下。） 

張  容：【唱】耳邊廂  依舊是  戰鼓響亮 

             似刑天  舞干戚  威風凜凜 

             卻不知今在何方 

             卸戰袍  上天入地  飄飄蕩蕩 

             為尋那  故友書帖  穿梭奔忙 

             一念執著難輕放 

             未肯就此歸泉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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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物之陣孤身闖 

             哪怕識者笑俺張狂                            

（黑暗裡，音樂轉出詭譎陰森的氣息，兵士甲乙兩人打頭陣，摸 

索一陣後，兵士丙提燈隨著官服的溫韜上。） 

兵士甲：（對兵士乙）不成。 

兵士乙：（對幕外喊）老爺！ 

溫  韜：找到了麼？ 

兵士乙：此路不通。 

溫  韜：那就另尋他途。你們跟好了！ 

（溫韜帶頭，在行進中表述監守自盜之志，陵墓內時有陰慘慘之 

聲，兵士們應聲作表，在恐懼裡跌跌撞撞。） 

溫  韜：世道亂，好升官，當官不怕官小，就怕管不到寶，我— 

兵士們：怕！ 

溫  韜：我耀州節度史，好容易擠進了京師，踩到這天子腳下，我死活

都不怕，白天在活人堆裡海撈一票，到了晚上月黑風高，再往

這死人堆裡把寶來淘—（踩到某定點）一寸光陰一寸金，挖。 

兵士們：是。 

兵士甲：老爺，要是有人問呢？ 

溫  韜：老爺在自己的管區，晚上加班巡查，還怕人問嗎？再說，這地

方有「人」嗎？ 

兵士們：我怕！ 

溫  韜：怕鬼的不盜墓，盜墓的不怕鬼，快挖！ 

    （溫韜一旁等待，兵士們入洞，以身段表達各種挖掘手段。） 

兵士們：瞧，瞧，通了，（向溫韜處喊）老爺快來！ 

溫  韜：通了！（趕著入洞） 

兵士甲：留神啊。 

溫  韜：你們讓開。 

兵士乙：老爺你看。 

溫  韜：好哇，真是好— 

兵士們：好暗啊。 

溫  韜：暗點兒好，暗點兒別人看不到，咱們心眼兒亮，搶先一著。 

兵士丙：這兒不是沒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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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韜：我說的是咱們同行，盜墓這行業越來越興旺，沒本事怎麼跟人

家競爭？老爺我可是下足了功夫，蒐齊了資料，專為考古文物

而來，為的就是那東晉的王羲之。 

    （溫韜才說完「王羲之」，張容喚聲尋上，兵士們感受周遭氣息 

    變化，驚得雞飛狗跳。） 

    （旁觀溫韜自鳴得意，張容慢慢弄清楚自己為何來到此時此地。） 

兵士們：欸，欸，好冷哇。 

張  容：逸少！ 

兵士甲：人呢？   

兵士乙：大夥兒在哪兒？ 

兵士丙：欸，我的火？ 

溫  韜：呵，多少盜墓前輩，上天下地找了快一百年了，沒人能找著這

一道縫，三天前我福至心靈，摸著門路，破解了達文西密碼，

原來昭陵以山為陵，深掘地宮，入口就在這彎彎曲曲的棧道

邊，你們說睡在這兒的皇帝老子是哪個？ 

兵士們：哪位啊？ 

溫  韜：是唐太宗。     

張  容：唐太宗？ 

兵士們：又來了，冷！ 

張  容：【唱】事君王  生前身後皆隆重 

             昭陵裡  何方神聖唐太宗     

兵士甲：有鬼！ 

兵士乙：唐太宗顯靈了。 

溫  韜：胡說！你們，怕什麼呢？（給自己壯膽兼提振士氣）哈哈哈，

唐太宗，老祖宗，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怨不得後代

子孫— 

兵士丙：（把溫韜推至張容眼前）是他！ 

溫  韜：非是溫韜不讓你入土為安，是你自個兒指名，要〈蘭亭集序〉

陪你睡覺。 

張  容：〈蘭亭集序〉？ 

溫  韜：我非得找到！ 

       【唱】唐朝寫字的名家可不少 

你卻只認一個東晉的王逸少 



 15 

皇帝老子賞下了書聖封號 

王書霎時就水漲船高 

點勾橫豎撇捺挑 

親筆手跡成無價之寶 

天底下的王書俱搜到 

便是那私家書信 

也有人送進皇宮投君所好 

張  容：逸少倒成書聖了。 

溫  韜：老爺就要書聖的墨寶，明白麼？ 

兵士們：明白了。 

張  容：唐太宗對逸少書帖如此偏好，我的快雪時晴帖，怕也被他仗勢

得來，待我尋上一尋。 

     （張容偕眾人團團轉地找著。） 

溫  韜：你們快分頭找。 

兵士們：咱們在找呢。 

溫  韜：快呀，找著沒有？ 

兵士甲：還沒。 

兵士乙：小的就不明白，老爺別的不稀罕，拿王羲之的字做什麼？ 

溫  韜：老爺我要賣呀，賣了〈蘭亭集序〉，下半輩子不愁吃穿。  

兵士乙：呵，拿那個去賣，不就告訴人家你是盜墓賊？ 

溫  韜：你們不懂，我這是在做文化事業。 

兵士丙：文化事業？哈哈，你想太多了吧。 

溫  韜：老爺入昭陵，鬼使神差，若沒找著墨寶，今後〈蘭亭集序〉只

有摹本傳世了。 

張  容：摹本？ 

兵士們：什麼是摹本？ 

溫  韜：嘿，拿王書當範兒，連錯字都照勾照描、原樣摹寫，欸，說摹

本是造假，卻分毫不差，真跡若不出土，將來假的可就要取代

真的，今日盜取真跡，重見天日，大家還感激我呢，這就叫做

盜亦有道。 

兵士甲：依小的看，舞文弄墨沒用，金銀珠寶才能賣好價錢，我偏偏要

找那個亮的— 

兵士乙：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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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士丙：會發光的。 

溫  韜：你們真是俗不可耐也。 

兵士們：咱快點找哇。 

（溫韜和兵士們忽上忽下，協力尋找，最後馱布袋，拖行上。） 

張  容：荒唐至極！真跡奇貨可居，摹本混充於世，我和逸少的情誼，

豈能複製重現，待價而沽呢？  

       【唱】渾不知  筆勢墨色  具情性 

             摹本豈可來亂真 

             王逸少  手起筆落  心相應 

             平生心事付知音    

溫  韜：唉，就是找不著不發光的。 

兵士們：兄弟上前，搭把手呀。 

張  容：【唱】圓筆藏鋒暗潮湧 

             未果為結語未詳 

             快雪時晴道不盡 

             也是我  辜負了  水墨有靈              

    （大地之母以另一造型再現，張容與之錯身互望，尋下。）                             

地  母：【唱】他那裡  行匆匆  穿過死蔭 

我這裡  坐定了  遊目古今 

             時刻臨在微塵眾 

         靜觀不語似無情 

 

 

超時空場 

再回首  竟已相隔海天外 

時間：古轉今 

主景：現代家屋 

    角色：大地之母，高曼青 

（音樂一轉，緊接著現代情境，大地之母冷靜望向高曼青所在處，

高曼青先在香案前祭禱，後拿出一疊信誦讀，不遠處置有搖籃。）  

地  母：古往今來，能有幾時安土重遷？是誰說，撒什麼種子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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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莊稼？ 

       【唱】她心香一瓣祝願誠 

             現世平和  國土安穩                

             知否  知否 

             天公地母存惻隱 

             絕處有光  隨遇安寧                

高曼青：長榮帶著我和天恩，一路退，一路逃，家當丟得只剩下這口箱

子，好不容易上了岸，上級來命令，要長榮趕回前線戰場，這

場仗明明是輸定了，可是軍令如山！我要跟著他，生死同行，

他要我守著孩子，在這海天一角把孩子養大，給趙家留個後…

說完，長榮在我眼前一步一步地走了。路上，他不停來信，信

裡說，他想家、想天恩、想我，還說再些時候就回來團圓，沒

過多久，信斷了……然後，我收到陣亡令，上面寫著趙長榮立

的功勲，陣亡地點，和追封的官階。 

        【唱】烽火連天  誰為主宰  

       離鄉背井  誰把路開 

       再回首  竟已相隔海天外 

       怎禁得  沉甸甸離恨愁懷 

（高曼青正感惆悵徬徨，嬰孩啼哭，她從搖籃抱起孩子，緊擁入懷，空 

下的搖籃，大地之母撫拭、搖動著。） 

（大地之母守望高曼青母子，疊和著同唱。） 

高曼青：不慌、不慌，娘還有你，你還有娘。 

       【唱】娘心一畝田 

             掘得鬆又軟 

             種桃種李隨兒願 

             童言童語蜜樣甜 

             說要娘親永康健 

地  母：【同唱】娘心一畝田 

               掘得鬆又軟 

               種桃種李隨兒願 

               童言童語蜜樣甜 

               說要娘親永康健  永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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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時間：十二世紀／南宋   

    主景：秦淮河的船上 

    角色：李三娘，眾船娘，眾船客沈爺、富爺、孫公子、安公子， 

          張容，紅芸，王伍思，搖櫓夫  

    （旋轉舞台轉動畫舫，煙波裡如夢似幻。） 

（李三娘領著眾船娘歌舞一段，四下穿梭接待，沈爺、孫公子、安

公子、富爺先後上船，李三娘與之周旋互動。） 

眾船娘：【唱】三更畫舫穿藕花 

             煙籠寒水月籠紗 

      晚風吹得遊人醉 

      秦淮河上處處家 

李三娘：沈爺，都說你的瓷窯賣到皇宮裡去，生意興隆哇，多久沒上三

娘的畫舫行樂了？ 

沈  爺：今日不就來了麼。 

公子們：該罰、該罰… 

李三娘：罰酒一杯。 

沈  爺：好好好。 

李三娘：（對孫公子）孫公子，還沒給你上酒嗎？（向船娘）快來伺候

孫公子。（對富爺）富爺，今兒個再畫什麼給咱們開開眼，來

呀，備妥筆墨紙硯，富爺好下酒。（見到沈爺身邊有陌生面孔）

沈爺，這位是？ 

沈  爺：安公子。 

李三娘：安公子怎麼了？ 

安公子：頭暈目眩，坐立難安… 

李三娘：欸，再多坐會兒，也就安穩了，三娘這一處，不過是尋常的船

罷了，第一次上船的客人，總是消受不起，因為你這會兒，可

是在經歷過六朝繁華的秦淮河上！ 

【唱】六朝金粉舖其上 

   月兒明明滅滅在河中央 

   不遠處  便是朱雀橋和烏衣巷 

    （張容應聲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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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容：【唱】重來故地  多少激越懷想 

這裡，這裡— 

【唱】烏衣巷  承家業  共盟志向 

與逸少  立橋邊  感慨興亡 

             古同今  相疊映  悠悠盪盪 

             異代蕭條有何傷 

      水月依稀舊時樣 

今夕何年  四顧茫茫 

眼前人等，一派從容悠閒，這應是個太平盛世了。 

    （富爺帶著醉意，拍桌站了起來。） 

富  爺：這是什麼太平盛世？     

李三娘：富爺，你怎麼了？ 

沈  爺：哈哈，來來來，敬我們翰林院大畫師一杯。 

孫公子：敬他的威風— 

安公子：豪氣— 

李三娘：莫動氣！ 

沈  爺：曾經滄海難為水，若非胡人犯境，宋王室倉皇南渡，富爺還在

北方— 

李三娘：還在汴京的御花園裡，為皇上作畫呢。 

    （張容指南劃北，試著釐清此時此地的狀態，富爺大筆揮毫，口 

    發喪亂之嘆，李三娘明明是應對著富爺，卻狀似在開導有相同心結 

    的張容。） 

張  容：北方？南方？     

富  爺：【吟】喪亂之極，追惟酷甚，痛貫心肝－ 

張  容：這是逸少的喪亂之嘆！  

李三娘：喲，宋天子如今在江南大起宮殿，咱們小老百姓，還能怎麼痛

貫心肝？ 

張  容：（難掩失望落寞）原來這個「宋」，也是個南朝。 

富  爺：痛當奈何、奈何— 

張  容：【同吟】奈何！ 

富  爺：【同吟】奈何！ 

李三娘：富爺，你畫山畫水，何不抬頭看看秦淮河上，這金粉繁華的昇

平景象，你畫畫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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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爺：唉，難、難、難！ 

       【唱】遙望那  半壁江山  空悲切 

       丹青手  一片傷心  也難寫 

張  容：【唱】我金戈鐵馬  未能將胡虜滅 

             你一席筆硯  怎劃開  南朝的盤根錯結     

李三娘：富爺，你幹麼老是畫這乾澀澀的疊疊大山？ 

【唱】美江南  滿眼是  山明水媚 

你妙筆  該為山點睛  為水畫眉 

富  爺：【唱】可比我  前朝臣  客心憔悴 

江南再美  亦不過殘山剩水 

張  容：【唱】江南再美  終也是黍離禾悲 

李三娘：【唱】說什麼  美江南  殘山剩水 

又何必  志消沈  客心憔悴 

千里有緣來相會 

有情天地  大有可為 

張  容：【唱】寄寓之所  豈可依歸 

    （紅芸作划舟身段上，張容因而勾起了對彤雲女兒的念想。） 

紅  芸：賣紅菱，賣紅菱。     

某侍女：三娘妳看，是紅芸的小船。 

張  容：紅芸？ 

李三娘：吁，她總算出現了。 

紅  芸：【唱】小舟迎對風瑟瑟 

             為生計  顧不得  冷雨摧折 

張  容：【唱】萍水相逢  我為何鼻酸眼兒熱 

李三娘：【唱】憐孤女  形影單薄  身世坎坷 

        這姑娘說來命苦，自幼父母雙亡，原本指望早日嫁到柳家，可 

        沒想到，成親前夕，她的柳郎到北方打胡人去了，後來北伐軍 

        樹倒猢猻散—  

張  容：那柳郎— 

李三娘：柳郎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冤哪，皇上根本無心打回去的。 

某船娘：好些時候，都沒在河上遇見紅芸。 

李三娘：這會兒放心了，（朝向紅芸方向喊）欸，日子難過，也得過 

        下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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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  芸：說好早去早回，我在家念著你呢。 

張  容：為父定大勝而歸，雲兒勿念。 

紅  芸：【唱】無親可依身遭厄 

張  容：【唱】我拋下雲兒  作了撲火的飛蛾 

紅  芸：【唱】柳郎呀  柳郎呀 

張  容：【唱】彤雲兒  我的兒 

             一別離散  再無天倫樂 

紅  芸：【唱】姻緣夢碎  陰陽兩相隔 

       （努力振作）欸，柳郎會回來的，我們還要一同栽種菱角，共

度生涯呢。 

（張容依依不捨地目送紅芸，紅芸邊叫賣，邊划舟下。） 

（李三娘滿場走動，鼓舞眾人。） 

紅  芸：賣紅菱，賣紅菱。 

李三娘：來來來，再喝，給公子爺兒們斟酒，不醉不歸。（對富爺）人

家小姑娘都打起精神活著，富爺，你就別再失魂落魄，慢說皇

上想留在江南，就算有一日回汴京坐金殿了，又如何呢？ 

【唱】江北江南  皇上都姓趙 

升貶由他  書生照常趕科考 

窯瓷燒得精  自然生財有道 

眾船娘：【唱】日落月升  船娘載歌載舞來弄潮               

李三娘：【唱】三娘情義不多有 

今宵不醉不罷休      

英雄淚  就有勞紅巾翠袖 

         春去春回  絕地還有新芽抽 

張  容：【唱】江南遊  江南遊 

悲也悠悠  歡也悠悠 

孫公子：李三娘，妳行船生涯中，最遠到過哪兒？     

李三娘：最遠麼，我送過一位客人回山陰。 

張  容：山陰！ 

孫公子：「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沈  爺：這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唉，被唐太宗帶進墳墓裡去了。 

張  容：並未尋見哇。 

富  爺：你們在說王羲之麼？書聖的字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當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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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畫院，我親炙過墨寶，什麼快雪時晴— 

張  容：哎呀。 

富  爺：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張  容：（如字在眼前，摩娑著）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沈  爺：富爺，聽說胡人攻入汴京時，從翰林畫院搶走無數的書畫。 

富  爺：唉！ 

安公子：裡頭少不了王羲之的墨寶。 

孫公子：欸，胡人哪裡懂得王書的好處。 

富  爺：胡人自是不懂，才會擄掠燒殺，帶不走的就放火燒— 

張  容：哎呀！ 

富  爺：燒了三天三夜。 

張  容：化作灰燼了。 

李三娘：王羲之那一手字，洋洋灑灑，甭說胡人不懂，我們老百姓也未

必認得出幾個，可山陰的人，千百年來都記得王羲之這個父母

官— 

       【唱小曲】山陰村  飄墨香 

                曲水流觴不能忘 

咱和書聖攀老鄉 

他是百家姓裡的王中王 

沈  爺：李三娘，這支曲兒？ 

李三娘：從山陰村聽來的，那些種麻採桑的村民，個個朗朗上口，你們

猜得著，那位從臨安登船、說要回山陰的客人，他是誰嗎？他

可是王羲之的第二十三代孫呢。 

（張容隨李三娘意識流進入倒敘的時空，旋轉舞台轉至另一邊， 

搖櫓夫執酒壺先上，待李三娘喚王大人，王伍思現身，在張容熱切 

的目光下步向台前，張容與王伍思見景抒情，冥冥中應和著。） 

張  容：怎麼，逸少的第二十三代孫？ 

搖櫓夫：人皆站船首，我終生望船尾，流水好酒我都有。 

李三娘：王大人。 

張  容：他是王逸少第二十三代孫！ 

李三娘：【唱】沿河岸  又聽得  蛙鳴一片 

王伍思：【唱】稻花香裏說豐年  

此中有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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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辨已忘言  

張  容：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王伍思：【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 

張  容：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王伍思：【吟】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李三娘：王大人好閒情。 

王伍思：李三娘，我如今已是平民之身，休再喊我王大人了。 

李三娘：人人爭做京官，偏你辭了這個官，要回山陰村去。 

王伍思：知所進退，歸隱有時，我不過是倦鳥歸故林。 

張  容：倦鳥歸故林… 

王伍思：三娘，妳可知道，眼前這片豐饒的穀倉之地，晉永和年間，曾

歷經一場苦旱，當時的會稽太守，正是我先人王羲之。 

李三娘：哦，書聖當太守呀。 

王伍思：王羲之開倉賑災時，朝堂上有人重提北伐之議，隔年晉王室果

真發兵，主帥張容，還是王羲之的多年知交呢—（對李三娘持

續言講狀）     

張  容：【唱】聽他言  往事歷歷猶在目 

俺當年  秣馬厲兵  待赴征途 

逸少說  天下事  急不過百姓饑苦 

論知交  未能同心  不免意躊躇 

李三娘：後來呢，張容他— 

王伍思：【唱】出師未捷成白骨 

             身陷黃沙染血污 

歌  隊：【吟】山陰張侯，魂兮歸來！ 

張  容：（循聲尋覓）逸少，逸少。 

（童音小曲襯底。） 

李三娘：是這樣啊。 

王伍思：（嘆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瑯琊王氏，難問歸期。 

幕外音：【歌隊吟】山陰村  飄墨香 

                曲水流觴不能忘 

李三娘：山陰村就快到了。 

王伍思：可不是麼，（欣慰地，指向不遠處）從那綠竹蒼蒼處，捨舟登

岸，便是我們山陰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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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娘：看大人歸心似箭，山陰定是個好地方。 

（王伍思笑而不答，與李三娘作別；大地之母隨音樂聲上） 

張  容：（咀嚼）「佳，想安善… 

歌  隊：【吟】咱和書聖攀老鄉 

             他是百家姓裡的王中王 

王伍思：（狀似對著張容表述）先祖早有此意，卻待痛失故友，才下定 

        了決心。    

張  容：「未果為結，力不次… 

王伍思：今日裡，我能歸隱山陰，身心安然，全因為王羲之以自己為第 

        一代祖，在江南重修家譜。 

地  母：煙波之上聽搖櫓，山陰堪回首，燈火闌珊處。 

張  容：「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原來逸少他，邀我一同終老江南，

（百感交集）哈哈哈！     

地  母：【唱】兒孫不作風中絮 

             他鄉日久成故居 

             心有所屬  情有所繫 

             瓜瓞綿綿  莫嘆流離 

 

    

                   

超時空場      

好一個義薄雲天 

時間：今轉古 

主景：現代景轉古戰場 

    角色：高曼青，狼虎國兩國主、兩軍士，大地之母，百姓家老娘 

 (中西器樂穿透古今疊映的意念，並洩露戰爭荒謬虛無的本質。） 

高曼青：我從小跟著祖母聽戲，年紀輕輕就守寡持家的祖母，一邊讚嘆

楊家將一門忠烈，一邊開銷了大筆錢財，讓家中男丁免於被徵

召入伍，可父親一從學校畢業，任憑祖母哭腫雙眼，他頭也不

回地響應青年從軍去了。生在憂患重重的年代，我的父親和丈

夫，全都獻身救國，他們甘為卒子，在前線一仗打過一仗，到

頭來發現，槍彈砲口對準的敵人，常是自家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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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國、虎國兩國主高踞台上，觀望兩軍士對戰。） 

兩國主：殺！ 

高曼青：【唱】戰鼓動地起 

             歷史大戲正開演 

             燃燒青春的火燄 

             滿懷理想不空談 

             子彈上膛赴國難 

             好一個義薄雲天 

狼國主：如狼似虎，主帥高臺穩坐。 

虎國主：不落人後，卒子們一去不回頭。 

兩國主：與我殺！ 

（兩軍士撥開狼國、虎國旗幟，認出敵營中的兄弟，兩國主奪旗催

戰，他們被催了眠似地呼應，展開越來越激烈的對打。） 

狼軍士：呀兄長！ 

虎軍士：是你？ 

狼國主：效忠國主！ 

狼軍士：奮勇當先！ 

虎國主：誓守江山！ 

虎軍士：夙夜匪懈！ 

狼國主：效忠國主！ 

虎國主：誓守江山！ 

    （娘親喚兒聲讓兩軍士暫停廝殺，兩國主再次發號施令，兩軍士不 

    得已又打了起來，虎國軍士終於遭狼國軍士刺中，倒地身亡，虎國 

    軍士跪地悲傷。）           

幕外音：兒啊！ 

兩國主：殺！ 

狼軍士：哎呀。 

    （音樂一轉，大地之母現身，兩國主步下高台言和，揖讓而下。）     

兩國主：哈哈哈。 

狼國主：劫盡兄弟在。 

虎國主：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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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主：請了。 

    （百姓家的老娘捻著微光上，成群地祝禱。） 

地  母：【唱】百姓家  老老實實  做牛做馬 

總以為  撒什麼種子就收什麼莊稼 

眾兒郎  各懷壯志離家下 

兒老娘  孤伶伶望斷天涯 

             捻炷馨香把祭酒灑 

眾老娘：天公地母，先祖保佑。 

地  母：【唱】娘的兒  魂斷沙場回不了家。 

（張容踏雪而上，大地之母俯瞰天地，嘆息下。） 

張  容：飄雪了。 

地  母：散盡煙塵，落了片白茫茫。 

 

 

 

第四場 

    時間：西元十八世紀／清代   

    主景：北京‧三希堂 

    角色：張容，乾隆帝，眾朝臣，某內侍，陶大臣，宣統帝，某太監  

幕外音：瑞雪兆豐年，吾皇萬歲萬萬歲！ 

張  容：逸少！ 

       【唱】那一夜  初雪乍落  同入夢 

身後事  百轉千迴  不在我意料中 

             快雪走筆  似曾相識 

             江山不老  老了魂靈 

（張容從台前尋下，後再尋上，逕入三希堂。） 

（二道幕起，滿族漢族臣子分立兩側，乾隆帝意氣風發地步下高

台。） 

乾隆帝：眾卿，有事廷奏，無事退朝。 

眾朝臣：吾皇萬歲萬萬歲！ 

乾隆帝：【唱】為保祖業  江山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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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辭御駕  北討南征   

眾朝臣：【唱】折服萬邦  八方朝貢 

乾隆帝：【唱】盛世天子  十全武功        

（眾朝臣兩旁退下，乾隆帝步入三希堂，某內侍迎上前來，服侍他

做儒雅裝扮。） 

乾隆帝：【唱】博覽漢學  才思天縱 

胸藏丘壑  腹擁蒼穹 

某內侍：【唱】皇上御筆  已入入境 

乾隆帝：【唱】興之所至  流布文風 

        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要叫漢族心悅誠服，朕須同文 

        人說上話。(對某內侍)取法帖。 

某內侍：是。 

張  容：他是當今帝王？ 

乾隆帝：【唱】帝王家  逞風雅  愛賞奇珍 

             天下至寶  盡歸紫禁城 

三希堂內宜覽勝 

（某內侍捧上快雪時晴帖，乾隆帝觀之賞之，繼而出聲誦讀。） 

乾隆帝：每年瑞雪初降，朕便要來會一會它。 

張  容：它？（驚喜瞧）是它。  

乾隆帝：「羲之頓首，快雪時晴」— 

張  容：我當它不在人間了。 

乾隆帝：（同時白）朕會獨寵此帖，必然有— 

張  容：（同時白）得與此帖重逢，必然有— 

乾、張：【同唱】羲之引領在冥冥中。 

    （某內侍將帖安置在桌上後，下；乾隆帝優雅地臨帖展玩。）  

    （張容欲親近書帖，發現搆不著，啞然失笑，自我安慰。）   

乾隆帝：天下無雙，古今鮮對，真是好— 

張  容：好僥倖！  

       【唱】修短隨化終有盡 

             人如其書萬古新 

乾隆帝：「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 

張  容：【唱】縱然是撲空  再難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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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領逸少他  偕老一片心     

乾隆帝：「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張  容：信封上的山陰張侯，如何移位到帖中來了？ 

乾隆帝：王羲之！ 

       【唱】唐太宗一句盡善盡美 

             為羲之贏得書聖美名 

             帝王品題  萬世崇敬 

嗯，聖而神之，聖而神之，朕就在帖上題個「神」字。 

（乾隆帝落筆寫下「神」字，張容阻止不成，動作倒像在謝恩。） 

張  容：使不得，使不得。  

乾隆帝：【接唱】依稀見羲之  迴身揚袂  叩謝隆恩 

張  容：謝的什麼恩？ 

乾隆帝：書聖用筆，神乎其技，妙哉，待朕臨帖，也摹寫一回。 

張  容：哦，摹本，這帖已然是摹本，是那摹寫之人，捨不下王逸少一

點一撇一捺，故將山陰張侯四字寫在一處。（抬眼端詳乾隆帝

寫字）他的樣兒嘛，誠心正意，怡然自得，把摹本當成真跡了。 

乾隆帝：今日與羲之，一紙之隔，同遊翰墨，豈不勝似曲水流觴，把酒

對談。 

張  容：是呀，逸少，願你有靈，看這帖上多少題字印鈐，便可知，古

來帝王將相、文人雅士，錯愛此帖，對它藏之、護之、珍而重

之。  

乾隆帝：想這世間，多少烽火流離，此帖能流傳至今，多虧了他們，多 

        虧了朕！漢族道我愛新覺羅是胡人— 

張  容：怎麼，他是？ 

乾隆帝：可歷代漢族帝王，哪個比得上朕，是朕闢了這三希堂，厚愛王

氏墨寶，還將快雪時晴帖奉為三希之首呢。 

張  容：當年避胡亂而南遷，逸少揮灑筆墨，託負失根之情，豈料有這

一日，墨寶得寵於胡族帝王。 

乾隆帝：【唱】人間大美只許君王看 

             同遊翰墨  共戴一天 

張  容：【唱】好一個  天機渾然參不透  

乾隆帝：【唱】易反易覆  豈只是水墨宛轉 

張  容：【唱】一紙素絹怎經喪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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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如人命  輕似飛煙 

若不是  有此摹本傳 

怎能夠  留得個  似假還真在人間 

見字如見故人面 

添筆印鈐皆墨緣 

方信道  人生一世多缺憾 

一朝會聚須盡歡 

（做漢族文官打扮的陶姓大臣隨某內侍上。） 

某內侍：皇上，陶大人求見。 

陶臣子：啟稟皇上，臣有雜詩集句進獻。 

乾隆帝：你又搜到什麼不成？ 

陶臣子：此乃本朝徐姓書生所作，龍目御覽便知。 

乾隆帝：唸上來。 

陶臣子：「明朝(讀為招)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 

乾隆帝：這，（暗自琢磨）哪裡是「明朝」？書生念念不忘於明朝(讀為

潮)，如此說來，這個「壺」兒麼— 

張  容：(難掩心虛)呃，非彼「胡」也。 

陶臣子：皇上，這還一首呢。 

乾隆帝：唸。 

陶臣子：是，「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 

乾隆帝：這「清」— 

某內侍：是清風— 

乾隆帝：我大清— 

某內侍：不識字— 

乾隆帝：哼，狂妄文士，蔑稱我族為胡兒，諷刺大清滿人野蠻無文，無

以議論詩書，分明他，以筆墨為口舌，作叛逆之詞，實實可惱

哇。 

【唱】非我族類其心異 

燎原之火蓄勢發 

天子之怒  要叫你  既驚且怕 

朕不惜  望文生義  開殺伐 

張  容：你怎樣啊？ 

乾隆帝：傳朕旨意，將徐氏家族死者剖棺戮屍，生者抄滅流放。（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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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領旨下）這叫殺一儆百！  

張  容：哎呀！ 

       【唱】還以為  他悠遊筆墨  天地大 

卻原來  字裡行間  將文網撒 

冠冕堂皇  俱是空話 

文武藝  何苦酬報  無情帝王家 

（乾隆帝發豪語承諾過後，隨即暗下。） 

乾隆帝：大清王朝，千秋萬世，羲之啊羲之，你的快雪時晴帖，被朕收

在三希堂，從今而後，高枕無憂，不會再流離失所了。 

張  容：不再流離失所？ 

乾隆帝：絕不再流離失所！ 

（音樂一轉，時空飛躍，大地之母現身高處，俯瞰某太監提包袱，

陪著身穿西裝、戴墨鏡的宣統帝，與張容擦身而過。）      

某太監：皇上甭看，這紫禁城，早不是咱大清的了。 

宣統帝：物是人非了。 

某太監：走吧。 

張  容：「未果為結，力不次」，力不次… 

     

 

 

 

第五場  

    時間：西元二十一世紀／民國    

    主景：台北‧故宮 

    角色：大地之母，張容，青少年甲乙丙，姜成章，姜妻 

  （張容隨著場景變動兜兜轉轉，來到象徵展示櫃的框架前，先聽聞 

   甲女喚聲，注意到快雪時晴帖的存在，做新潮打扮的青少年聚集過 

   來，嘰嘰喳喳，他們一開口就是大白話，與張容有趣味互動。） 

大地之母：【唱】無情歲月輕流轉 

                有情風信萬里傳 

                青山暫閉滄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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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任流水意翩躚 

甲  女：快過來，快雪時晴帖在這兒呢。 

張  容：【唱】方才你  三希堂  獨伴聖駕  

             到此地  同觀覽  人聲紛雜            

丙  男：妳說這是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甲  女：對啊，王羲之寫給他好朋友的一封信。 

乙  男：(作勢拿筆揮毫)酷！ 

丙  男：信這麼短，好像簡訊，現在都嘛敲電腦、滑手機了。 

乙  男：拿毛筆寫信就是狂。 

丙  男：你們看懂幾個字？ 

甲  女：好東西要愛不要懂。 

丙  男：欸？ 

甲  女：這封信，可是穿越了上千年，逃過多少災難，才降落在這個時

空，與我們的目光交會，嗯(作感應狀)，隔著這層玻璃— 

乙  男：攝氏 21度、溼度 50的恆溫防潮櫃— 

甲  女：我都能感受到王羲之溫潤的手感。 

乙丙男：哦。 

（乙丙男仿效甲女，貼近玻璃櫃凝視，煞有其事地感應著，無厘頭 

地自顧自笑了起來；青少年們往另一方移動時，姜成章與老妻上。） 

乙  男：你們看，像不像我們在網路上自創用語符號。 

丙  男：欸？ 

乙  男：就矇大人啊，我們自己懂就好。 

甲  女：說不定，王羲之跟這個（看字讀）「山陰張侯」，正在說什麼別

人看不出來的祕密呢。 

張  容：【吟】年少兒  窺見機鋒  話中話 

             不怪他  弄新潮  未識風雅     

姜  妻：老頭子，我們逛多久了？ 

姜成章：這故宮真大，以前怎麼不覺得？ 

姜  妻：那時候年輕呀。 

姜成章：我們都老了，力不從心了。 

姜  妻：那邊的親戚打電話來，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姜成章：再看看吧，這十幾年，妳跟我回去探過好幾次親，也祭過祖，

娘的墳也修好了，心裡的牽掛總算是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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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妻：是放下了，每次你一回老家，總想著早點回來。 

姜成章：一回老家，我就想自個兒的家呀。 

姜  妻：（同時白）沒法子。 

姜成章：（同時白）沒法子。 

姜  妻：我就知道你又要說，沒法子呀，不睡家裡那個枕頭總睡不沉，

好像現在最讓你牽腸掛肚的，倒是這個枕頭了。  

姜成章：沒法子，沒法子。 

（張容若有所悟，回顧閱歷過的人物，旋轉舞台將大地之母，以及

各有所適的紅芸、王伍思、高曼青，帶回張容眼前，隨後轉下。） 

歌  隊：【唱】人生天地間 

             一如飄盪的塵埃 

             青春灰飛煙滅  喚不回來 

地  母：【唱】千年修得同船渡 

             撫今追昔遣幽懷 

             一念珍重  無所不在 

             人情物意且徘徊 

歌  隊：【唱】聚散有時  悲欣有時 

             與誰緣深  同見未知的將來     

姜  妻：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呢。 

姜成章：好，好字，好自在的筆畫，我常想呀，我這喪亂的一輩子，糊

里糊塗、慘慘淒淒，是白活了，（泫然欲泣）還不如書聖的一

筆畫有意義呢。 

姜  妻：說什麼傻話，書聖也是人哪，王羲之若沒活過他那喪亂的一輩

子，能有這麼自在的筆畫嗎？ 

姜成章：說得也是，哪兒疼我，哪兒就是我的家！  

張  容：【唱】喪亂之痛痛何如 

片刻會心  傾我素懷 

萬里江山  置之度外 

欣於所遇  天真還復來   

    逸少—  

       【唱】你書聖之名傳千載 

             我傳家之寶幸無災 

             歷盡無常千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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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鋒藏情何須猜 

             方寸之地駐風采 

             勞勞一夢落定塵埃         

    （音樂聲起，大地之母上，一抹光隨身，張容休憩在其身旁。）               

張  容：暫得於己，快然自足，快雪時晴帖，有人與你聲息相通，你何  

        妨就在這裡，安心歇會兒。 

地  母：【唱】飄飄何所似 

             或沈重  或輕盈 

             飛入大化中 

             形骸落盡見從容               

歌  隊：【唱】縱然弱水有三千 

             只得一瓢飲 

地  母：【唱】酣飲淺酌且自品 

             沈吟  沈吟 

             看千帆過盡 

             水月何曾有虧盈                 

 

     

 

 


